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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上海的门口有左右两行字，分
别是“看看大上海”、“走进多伦路”。
遥指二楼的三处牌匾，上面分明还
罗列了几个馆的名字，“上海报纸博
物馆”、“上海多伦路地区海派文化
馆”等。

郭纯享透露说，整个商铺约有
180多平方米，一楼88平作为展示，
楼上则是重要藏品，不轻易对外示
人。但这些藏品只是他所有藏品中
的九牛一毛。为了堆放近20年来不
断从民间收集的各类老上海物件，他
在上海租了多个1000多平方米的仓
库。最近，他打算到青浦金泽古镇办
一个新馆，镇里意欲打造上海非物质
文化遗产博览园，愿意免费给他提供
一两千平方米的场地作为展示空间。

“其实，如果我把商铺租出去，也
许收益会比自己做还要好。”郭纯享
透露说，自己现在一个月的营收是一

万多，但去掉电费等各项开支，利润
并不多。其他的馆主因为利润太少，
这些年陆续将商铺租了出去。

他带着记者来到街上一一细
数。“你看，这家原先是钟表博物馆，
馆主年纪大了去世了，现在变成一家
纹身店。这家是上海民间筷箸博物
馆，听说老馆主身体不是很好，最近
一直处于半开半关的状态。”

此时此刻，上海民间筷箸博物馆
的大门紧闭，扣响玻璃门，才有人过
来开门，应门的是馆主的儿子。博物
馆不大，只有十几个平方。馆主蓝翔
老先生今年已经86岁高龄，他坐在
躺椅上，旁边立着一个氧气瓶。“我身
体不太好，有时候要睡午觉，不睡的
时候，大家可以免费来参观。”

这些年，开家庭博物馆的邻居们
都陆续离开了。他却坚守了下来，老
先生戴上助听器，一字一铿锵，“筷子

是中国人发明的，我在这里，就是为
了弘扬筷箸文化。六七十年代，我看
到有人在街上烧筷子，我从此下定了
决心，你们烧筷子，我收藏筷子！”这
一收藏就收藏了四五十年。

“老先生，你的博物馆会一直开
下去吗？”当听到这一“敏感问题”，蓝
老先生的神情瞬间暗淡下来。“不
会。以后我走了，就不会再开下去。
子女对这块不是特别感兴趣。”

蓝老先生透露说，前不久有一位
华侨愿意出40万盘下他收藏的大部
分筷子，他在纠结中。“开博物馆真的
不赚钱。我现在一年的开销是一万
元左右，包括电费、物业费等等，没人
给过我一分钱补贴，都是自己来。”

采访临近结束，记者邂逅了老先
生的两位外孙女，她们均表示，因为
种种原因，做不了接班人。

理由 面积太大、开销太大，年纪太大后继乏人

8月4日下午，记者前往多伦路
采访，发现几乎有的民间博物馆都闭
门谢客。昨天，记者重返多伦路，找
到了唯一开着的1933大上海馆馆主
郭纯享，此时此刻，他正坐在博物馆
深处，招呼来来往往的参观者。

在入口处，竖了一块牌子“本馆
摄影拍照，收费一元”。“小姑娘，拍照
是要收费的。收费后随便拍。”看到
两位女孩举起手机，郭纯享扯着嗓子

“友情提醒”。
看到记者探访，郭纯享颇为警

惕，一定要验明正身。良久，他才敞
开心扉，娓娓道来多伦路的“前半
生”。“多伦路是1999年开街的，这条
路上曾留下过很多名人的足迹，所以
开街之初就主打文化名人牌。我也
是那个时候在这里买了沿街商铺。”

郭纯享口中上世纪90年代末的
多伦路非常繁华，出现了10来家家
庭博物馆：有筷子馆、钟表馆、石头
馆、瓷器馆等等，1999年到2005年，
多伦路文化名人街的入口处还设有

售票点，20元一张套票，可以参观10
个民间博物馆，每接待一位参观者，
馆主可以到多伦路管委会领取2元
的补贴。

郭纯享带记者来到大门口，门旁
竖着一块牌匾，上书“多伦路文化名
人街特约展馆，凭票参观”几个字，如
今这块牌匾也成了“回忆录”。“在参
观过程中，有游客有购买藏品的需
求，于是我们也开始申请工商营业执
照。这样的补贴到2005年不知因为
什么原因戛然而止。博物馆无需凭
票参观后，一直处于自生自灭的状
态。”

这些年，左邻右舍纷纷撤离，他
们中大部分将商铺租给了其他人，唯
独郭纯享和少数几位馆主坚守了下
来。郭纯享掰了下手指，“现在这里
只剩下2间半民间博物馆了，我、筷
子馆和文博堂”。

言谈间，又有一波客人来参观。
这次来的五名游客中，为首的是小时
候住在宝安路上的康小姐。“宝安路

不知道还有没有呢。”“有的，你看，墙
上就是我收来的宝安路门牌。”“啊，
那么巧！”康小姐咔嚓一下，摄下墙上
挂的门牌，这一次老郭没有提收费的
事，反而热情地和康小姐聊起了家
常。

不一会儿，又有一位住在附近的
阿姨拎着闲置的老式果盘卖给郭纯
享，一套果盘开价 10 元，但阿姨认
为，与其放在自己家里当废物，还不
如放在博物馆内，能重新焕发它的价
值。

几分钟后，又有一名外教闯入了
这个特别的老上海博物馆，当了解到
这里展示和出售的是老上海的物件
后，他的兴趣更浓了。“到我馆里参观
的老外可多了。”这一点让不会说英
文的郭纯享颇为自豪。平时大上海
的日均接待量在五六百人次，周末高
峰的时候可以达到两三千人。这也
是让他迄今难以割舍的原因之一。

“这么多年了，很多人都走了。你问
我为什么 没有走？因为喜欢呗。”

没落 昔日辉煌不在，只有寥寥几家博物馆在苦撑

开发和规划应由
政府部门搭建平台

昨晚，记者辗转联系上了多伦路

文化街管委会相关负责人侯先生，他

承认，这些年，多伦路文化名人街上

的民间博物馆的生存状况的确不太

好，因为多方面的原因，不是很景

气。以筷箸博物馆为例，老馆主年事

已高，小辈不愿接班，觉得开博物馆

收益不高，意思不大。还有的则因为

收入少，难以承担高运营费关门大

吉，还有的处于半死不活的状态。

“其实，对于民间博物馆政府有

相应的补贴政策，但申请门槛相对较

高。”在侯先生看来，政府虽然有政策，

但条条框框太多，民间博物馆享受到

的不多。原来最早的时候，管委会对

每个参观者给予2元补贴。但这些补

贴也是从文创基金里支出的，时隔多

年现在给2元已经是杯水车薪，任何

政策都是要配套的，需要几方面形成

共识。再说，当年也是有部分民间博

物馆的馆主自己提出来不再需要这些

补贴，觉得接待任务繁重。

侯先生表示，多伦路文化名人街

从1999年开街到现在，从原来的马路

菜场到成为全国文化名街，政府花了

很多力气。当记者问及这条街未来的

规划，他表示，多伦路无法由企业层面

来规划，它是虹口的一条街，对这条街

的开发和规划，应由政府部门搭建平

台，仅靠企业来做是相当难的。

昔日热闹 今朝落寞
多伦路上仅剩的两三家民间博物馆还能坚持多久？

原本充满了浓郁文化
气息的多伦路，这些年多了
一些商家，少了一些民间博
物馆。8月4日和8月10日
两天，本报记者分别踩点了
多伦路文化名人街，发现整
条街只剩下了两三家民间
博物馆。

“因为喜欢，我在这里
待了18年。这些年，往日
的繁华不复存在，多伦路变
得越来越没文化了。”1933
大上海馆馆主郭纯享独坐
在摆满了老上海风情物件
的博物馆里，悠悠地说。

青年报首席记者 范彦萍

应该重视历史文化
名街的开发利用

就多伦路文化名人街民间博物

馆集体“出逃”的情况，市收藏协会会

长吴少华分析说，“民间家庭为主的

博物馆如今面临很多问题，譬如馆主

年纪普遍偏大，规模、功能也比较单

一，已经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

了。很多还面临资金上的困难。”

吴少华认为，所有的博物馆都应

该面向社会公众，倘若资金来源有问

题，仅仅是靠个人的力量，生存会比

较艰难。“最鼎盛的时候，上海上世纪

90年代有200多家民间博物馆，到现

在对外开放的还剩下不足30家了。”

对于这些民间博物馆的出路，他

呼吁政府要引起重视，社会要予以关

注，这些馆自身也要积极转型。“如果

我没记错的话，以前奉贤有个京剧服

饰博物馆，和旅游相结合。还有余榴

梁钱币博物馆，也是和乌镇旅游结合

起来。还有的则和经营结合起来，成

立公司。”

市政协委员俞亮鑫则认为，多伦

路民间博物馆数量所剩无几也许和

整体文化氛围有关。这些博物馆的

出逃对历史文化名街总归是损害。

政府相关部门应该重视历史文化名

街的开发利用，考虑如何做好做大。

同济大学教授、上海历史文化名

城研究中心主任阮仪三则认为，历史

文化名街如果长期无人问津，统筹规

划就会衰败，就看政府部门是否有历

史文化保护的理念了。

[多伦路管委会]

[专家]

曾住在附近的市民与郭纯享交谈。 青年报首席记者 范彦萍 摄


